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这样的艺术达到了诗的境界。充盈的诗意，是艺术创造的 高境界。要表
现雅致幽深空灵的“苏园－园境”，电视片本身也进行了一次诗的创造，形成
了充满诗意的叙述。刘郎有一支潇洒、富有灵性的笔。从《西藏的诱惑》的豪
放郁旷到《苏园六记》的清丽潇洒，他锤炼出一番新的电视叙述语言风格。他
着意熔铸了明清小品的淡雅洒脱隽永，形成与“苏园－园境”的雅致幽深空灵
相一致的诗情语言，潇洒地表现苏园内在之美。他活用古今词汇，使之交互融
合闪发出新的光彩。通篇新词丽语，佳句迭出。他以自己的心境体验园境，与
园境融为一体，笔底情深以致常常自称“我们的苏州”，诗意与抒情溢于荧
屏。像“雕几块中国的花窗，框起这天人合一的融洽；构一道东方的长廊，连
接那历史文化的深邃。”“历史的织锦织到了宋代，特别是织到了苏州这一
段，便特别的精细起来，因为它不仅织进了宋词的花草，织进了宋诗的田园，
而且还织进了苏州的私家园林。”“有苏州这根藕，才有园林这朵花。”如此
精警之句，使全片充满诗的风采。电视片画面的基本色调是一种略灰而偏冷的
基调，给人脱俗、清新、简淡、雅致的美感，这吻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
点。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、林如的朗诵，深入精细地把握了本片叙述的文化格
调，艺术地传达了全片诗的叙述的韵味和韵律。《苏园六记》没有新潮的电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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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念与拍摄手段，解说词＋画面的手法和电视观念是传统的。但是以刘郎为主
的这个创作集体呕心沥血，精雕细刻。他们懂得“艺术是一种煎熬的职业”
（陆文夫语）。他们“煎熬”经年，终于拍出了电视片的文化品位，拍出了电
视文化片的一流精品。《苏园六记》的成功，说明作为文化传播者的电视人，
首先应是敬业、有素养的文化人。这一说来容易的基本条件，有的人认真实践
着，而对于有的人却是那样难以企及。这也许是《苏园六记》对于近年来盛行
“快餐文化”、急功近利、粗制滥造的电视创作界的启示。  
 
 
 
 
 
 
